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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制研究
翟玉胜,孔祥莹

(铜仁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铜仁554300)

摘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破解贵州乡村产业发展瓶颈的战略支点。基于贵州省9个地级行政单元(含
6市3州)2013—2022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解构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多维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数
字经济通过产业效能提升、民生福祉增进、生态涵养优化与基础支撑强化的协同路径,显著驱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

与要素优化配置,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直接动能;特色农业发展构成关键中介桥梁,借助产业基础数字化重构、集群

化水平提升及关联产业辐射,形成“数字经济→特色农业→乡村产业振兴”的传导链条。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

水平较高的地市驱动效应显著强于水平较低的地市,且该效应在乡村产业振兴基础薄弱区域更为凸显。据此,需实

施阶梯式数字赋能策略,深化特色农业全链数字化融合,优化企业集群发展生态,并夯实数字乡村基础设施体系,以
全面提升赋能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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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

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一战略

部署阐明乡村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地位,
以及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1]。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数字经济已成为赋能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引擎。自2018年《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提出“实
施数字乡村战略”以来,相继出台了《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
系列政策,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乡村建设顶层设

计。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依托数字

技术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低空经

济等应用场景,并通过数字经济赋能专项行动强化

乡村特色产业支撑。贵州作为典型山区省份,依托

独特的农业资源禀赋,在区域发展与乡村振兴中地

位关键。探究数字经济以特色农业为媒介赋能乡

村产业振兴的机制,对激活欠发达地区数字动能具

有重要价值。
现有研究广泛关注数字经济对农业农村的多

维影响。研究表明,其不仅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改善农村就业方式与提高收入水平,助力共同

富裕;还能推动农业技术革新、促进绿色化生产并

提升农业经济效益。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张林

等[2]、张林和温涛[3]指出,通过提升支付便利性与缓

解流动性约束,有效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孙学涛等[4]

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和固定资

产投资,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聚焦乡村产业振

兴,姜长云[5]强调需立足农业发展核心,依托自然资

源禀赋与现代化进程,通过繁荣农业与农村经济、
促进农民共富以带动相关产业;郝政等[6]提出,协同

政府与市场作用,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延伸完善产

业链条。在数字赋能路径上,杨江华和刘亚辉[1]主

张把握数字乡村建设契机,依托数字技术及基础设

施驱动乡村产业发展。然而,何宏庆[7]指出,尽管中

国数字金融与乡村产业融合态势总体良好,仍面临

风险与成本制约、人才短缺、监管能力边界等挑战,
这些因素限制了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

效能。
综观既有文献,乡村产业振兴研究虽成果丰硕,

但在数字经济赋能的内在机理与区域适配性探究方

面仍存明显空间。据此,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以贵州

省各地级市为研究单元,立足山区市域经济特征与特

色农业资源禀赋优势,强化研究地域的适配性;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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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农业发展设定为核心中介变量,系统解构微观传导

机理,弥补现有研究在该领域的分析空白;结合异质

性分析框架,揭示不同类型地级市的赋能效应分化特

征,为差异化政策制定提供实践指导。

1 理论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的直接影响

乡村产业振兴评估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8]。要实现“强产业、
富农民、美乡村”的核心目标,必须达成经济效能提

升、社会福利改善、生态可持续性与基础保障能力

的系统协同[9]。《“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

划》提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健全普惠性民生

保障、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化基础设施支撑”的四

位一体发展要求,为乡村产业振兴指明多维度协同

发展方向。据此,本文从这四个维度分析数字经济

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机制。
从产业效能维度来看,数字经济通过精准生

产调控与供应链信任重构实现赋能。具体而言,
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够对农业生产环

境、投入品及生产流程进行精准监测与调控,不仅

优化资源配置,还进一步释放规模经济潜力[10]。
而区块链技术所构建的不可篡改信任机制,能够

重构农产品供应链的信息流与价值流,有效促进

产销协同及价值链增值,由此形成数字化闭环,提
升产业运行效能。

从民生福祉维度来看,数字经济依靠市场边界

拓展与金融服务下沉发挥赋能作用。电商平台的

发展打破地理空间上的阻隔,借助直播带货等新兴

模式,提升农产品的溢价空间的同时,又扩大销售

半径[11]。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下沉,有效降

低农户的融资门槛与成本,为农民创业及就业提供

了有力支撑。
从生态涵养优化维度来看,数字经济通过生产

过程管控与生态价值转化发挥积极作用。智能传

感网络的应用实现了对化肥、农药等投入品的精准

管控,从源头降低面源污染[12]。此外,区块链溯源

体系确保绿色生产过程的透明化,为生态认证及附

加值转化提供可靠保障,从而构建“绿色生产-生态

溢价”的良性循环。
从基础支撑方面来看,数字经济借助信息壁垒

破解物流瓶颈。农村互联网覆盖范围的扩大打通

城乡信息鸿沟,加速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城乡流动;
智慧物流的发展则有效破解了“最后一公里”难题,
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产业关联与市场整合,为乡村产

业可持续竞争奠定了稳固基础。据此,提出以下研

究假设。
H1: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正向直接

驱动效应;
H1a: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效能引领具有正向

直接驱动效应;
H1b: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民生福祉具有正向

直接驱动效应;
H1c: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生态涵养具有正向

直接驱动效应;
H1d: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基础巩固具有正向

直接驱动效应。
1.2 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的间接影响

特色农业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载体,其发

展质量对乡村产业体系竞争力具有决定性影响[13]。
产业基础、集群化水平与关联产业带动构成特色农

业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基础决定特色资源要素供

给效率与品质保障能力,集群化水平反映特色产业

链整合深度与品牌协同效应,关联产业带动体现特

色价值外溢与经济辐射广度,三者协同作用于乡村

产业振兴进程。
在产业基础数字化重构方面,数字技术借助精

准管控与数据赋能突破地理资源约束,依托遥感与

物联网技术构建的“数字耕地”系统,实现对作物生

长环境的实时监测与智能调控,推动“小气候数据

化-生产工艺标准化-特色品质固化”的价值转化过

程[14]。与此同时,农业无人机集群结合气象大数据

模型能够实现灾害精准防控,通过风险数据建模优

化保险精算体系,显著提升产业抗逆韧性。以贵州

都匀毛尖茶核心产区为例,当地部署多维度传感设

备构建土壤墒情监测网络,实时采集的数据经智能

算法分析后,生成灌溉与施肥的精准调控方案,使
茶叶品质保持稳定状态,充分体现数字技术对特色

农业品质稳定性的强化作用。
在集群化水平提升与关联产业辐射维度,电商

平台基于需求大数据支撑的 C2M(customer-to-
manufacturer)模式,能够驱动“消费偏好-精深加工-
定制化生产”的敏捷响应机制,形成需求牵引型柔

性供应链。区块链溯源技术构建的分布式信任机

制,既保障了全链路信息的透明化,又通过链上社

区促进知识溢出与文化共情,助力产业集群向品

牌化方向升级[15]。例如,在贵州刺梨产业中,通过

对电商平台积累的消费行为数据进行深度挖掘,
精准识别不同年龄群体的消费偏好差异,企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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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些偏好特征调整加工工艺参数,开发出契合

各类群体需求的系列产品,实现加工体系的动态

优化,推动产业集群向精细化方向发展。数字平

台通过接口开放整合文旅、康养等关联业态,充当

特色农业生态组织者,完善价值链融合理论。数

字普惠金融则依托产业链授信模型为小微主体增

信,通过核心企业数据撬动链式投资,构建以特色

农业为锚点的乡村产业生态网络。“贵州酸汤鱼”
数字平台通过标准化接口整合上下游众多市场主

体,实现与餐饮服务、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多元

业态的信息互联与资源共享,形成相互促进的协

同发展格局,其构建的生态网络有效拓展关联产

业的辐射范围,充分展现数字平台的杠杆效应。
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数字经济通过特色农业间接赋能乡村产业

振兴。

2 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2.1 模型设定

2.1.1 直接效应模型

为考察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构建

固定效应模型来验证H1。
Ruralit =α0+α1DEit+α2Controlsit+μi+

γt+εit (1)
式中:i、t分别为省份与年份;被解释变量Rural用

于衡量乡村产业振兴水平(Rural1为产业效能引

领,Rural2为产业民生福祉,Rural3为产业生态涵

养,Rural4为产业基础巩固);核心解释变量DE为

数字经济发展状况;Controls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α1、α2为估计参数;μi 为个体固定效应;γt 为时间固

定效应;εit为扰动干扰项。
2.1.2 中介效应模型

为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可能

存在的间接作用机制,基于前文分析,选择特色农

业作为中介因素,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16]的做法,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验证H2。
TSit =ω0+ω1DEit+ω2Controlsit+μi+γt+εit

(2)

Ruralit =η0+η1DEit+η2TSit+η3Controlsit+
μi+γt+εit (3)

式中:中介变量TS为特色农业。若回归系数ω1、

η1、η2显著为正,则证明特色农业在数字经济对乡村

产业振兴的影响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
2.2 指标选取

2.2.1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为核心解释变量,基于数字基础设施与

数字产业化两大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表1)。数字基

础设施维度选取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和每百人移动

电话用户数,表示乡村网络覆盖广度;数字产业化维

度包含三项指标,即人均电信业务量反映乡村电信及

电子商务规模、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体现

技术人才储备水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技术

驱动的农村金融服务渗透程度。采用熵值法确定各

指标权重,该方法依据指标观测值的变异程度进行客

观赋权,能有效避免主观偏差。如表1所示,计算机

服务与软件从业人员占比(0.242)与移动电话用户数

(0.234)的权重最高,表明数字人才与基础通信覆盖

是驱动贵州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双要素。指标体系

设计参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等文献,同时结

合贵州省地域实际及数据的科学性、可得性原则,对
指标进行筛选与整合。
2.2.2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乡村产业振兴,产业兴旺是乡村

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乡村产业振兴旨在推动乡村

产业结构优化、融合多元发展及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现村民收入与生活质量提升。结合前文理论机

制,乡村产业振兴体现为产业效能、农民福祉、生态

涵养与基础巩固的协同发展。借鉴梁盛凯等[17]做

法,从四大维度构建评价体系(表2):产业效能引领

维度,采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指标反映农业产出

与效率;农民福祉维度,采用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等体现农民生活质量;生态涵养维度,以农药化肥

施用量等衡量生态可持续性;基础巩固维度,采用

人均道路面积等刻画发展支撑条件,并通过熵值法

测算乡村产业振兴指数。

表1 数字经济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属性 权重 权重排名

数字经济(A)

数字基础设施(A1)

数字产业化(A2)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A1-1) 户/百人 正向 0.217 3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A1-2) 户/百人 正向 0.234 2

人均电信业务量(A2-1) 元 正向 0.160 4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A2-2) % 正向 0.242 1

数字普惠金融(A2-3) 正向 0.14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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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属性 权重 权重排名

乡村产业振兴(B)

产业效能引领(B1)

产业农民福祉(B2)

产业生态涵养(B3)

产业基础巩固(B4)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B1-1) 万t 正向 0.096 3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B1-2) kW 正向 0.069 11

农业劳动生产率(B1-3) 元/人 正向 0.083 5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B2-1) % 正向 0.081 6

农民人均纯收入(B2-2) 元 正向 0.104 1
农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B2-3) 人 正向 0.098 2

农药化肥施用量(B3-1) 万t 正向 0.077 9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B3-2) % 正向 0.080 7

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B3-3) % 正向 0.089 4
人均道路面积(B4-1) m2 正向 0.079 8

有线电视覆盖率(B4-2) % 正向 0.075 10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B4-3) 年 正向 0.068 12

表3 特色农业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属性 权重

特色农业

产业基础(A1)

集群化水平(A2)

关联产业带动(A3)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A1-1) 千hm2 正 0.192
农业从业人员数(A1-2) 万人 正 0.078

农业产值(A1-3) 万元 正 0.109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A2-1) 亿元 正 0.045

地级市合作社数量(A2-2) 个 正 0.107
金融机构贷款总额(A3-1) 万元 正 0.30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A3-2) 万元 正 0.164

2.2.3 中介变量

特色农业是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引擎,其
发展效能直接影响区域资源配置与价值增值传导。
参考许敏兰和胡彦梦[18]的做法,从产业基础、集群

化水平及关联产业带动效应构建特色农业指标体

系。产业基础维度通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业从

业人员数等核心指标,衡量支撑产业发展的关键要

素禀赋与产出规模;集群化水平维度聚焦产业化经

营程度与集聚效应,选取规模以上涉农企业固定资

产额、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等指标,反映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与规模经济实力;关联产业带动

旨在评估特色农业的辐射与外溢效能,以金融机构

贷款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表示其对金

融资本吸附及消费市场拉动的枢纽作用。
2.2.4 控制变量

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进程,并非仅由数字经济单

一驱动,而是在多元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推进。为增强

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对其他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因素

进行控制。选取城镇化水平(urb),参照李本庆等[19]

的方法,以各地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衡

量,反映人口城镇化集聚程度;地方财政支出(czzc),
以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例测算,体现政府财政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2.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选取贵州省9个地级市(自治州)2013—2022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数据可得性原则,
相关指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

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信息网、
马克数据网、贵州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及阿里研

究院数据报告等权威载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

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针对样本存

在的数据缺失问题,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插补处

理,以保障数据序列的完整性与分析结果的可

靠性。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3 实证分析与检验
3.1 基准回归结果

利用基准回归模型,就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

振兴的影响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
列(1)~列(4)为数字经济(DE)对乡村产业振兴

(RIR)的总体影响。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随机效应

模型[RE(1)]中,DE的系数为0.215,在1%的水平

上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RE(2)],仍保持1%的显

著性水平,说明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正向

直接驱动效应,H1得到初步验证。进一步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控制个体异质性后[FE(3)和FE(4)],
DE系数分别为0.215、0.099,均在1%的水平上显

著,进一步支持H1成立,表明在控制地区固有特征

后,数字经济的净促进效应依然稳健,其驱动力具

有普遍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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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描述性统计

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DE 90 3.980 0.203 3.329 4.231
被解释变量 乡村产业振兴 RIR 90 8.699 0.098 8.477 8.894
中介变量 特色农业 TS 90 7.433 0.432 6.571 8.332
控制变量 城镇化水平 urb 90 3.424 0.586 1.829 4.857
控制变量 地方财政支出 czzc 90 0.491 0.166 0.049 0.827

表5 基准回归结果1

变量
RIR RIR1 RIR2

RE(1) RE(2) FE(3) FE(4) RE(5) RE(6) FE(7) FE(8) RE(9) RE(10)

DE
0.215***
(0.046)

0.123***
(0.030)

0.215***
(0.048)

0.099***
(0.035)

0.201***
(0.057)

0.087***
(0.027)

0.200***
(0.059)

0.084***
(0.031)

0.224***
(0.046)

0.148***
(0.043)

urb
0.025**
(0.010)

0.051**
(0.020)

0.017*
(0.009)

0.021
(0.018)

0.033**
(0.015)

czzc
0.412***
(0.035)

0.402***
(0.037)

0.591***
(0.031)

0.594***
(0.033)

0.258***
(0.050)

常数项
7.841***
(0.182)

7.921***
(0.112)

7.844***
(0.190)

7.935***
(0.114)

8.541***
(0.226)

8.642***
(0.098)

8.545***
(0.237)

8.642***
(0.102)

-0.635***
(0.185)

-0.574***
(0.159)

观测值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R2 0.202 0.727 0.124 0.844

调整后R2 0.112 0.688 0.025 0.821

变量
RIR2 RIR3 RIR4

FE(11) FE(12) RE(13) RE(14) FE(15) FE(16) RE(17) RE(18) FE(19) FE(20)

DE
0.224***
(0.048)

0.103**
(0.049)

0.228***
(0.043)

0.153***
(0.039)

0.227***
(0.044)

0.112**
(0.043)

0.199***
(0.047)

0.115***
(0.044)

0.199***
(0.048)

0.061
(0.049)

urb
0.082***
(0.029)

0.034**
(0.014)

0.077***
(0.025)

0.047***
(0.015)

0.105***
(0.029)

czzc
0.231***
(0.052)

0.251***
(0.044)

0.230***
(0.046)

0.224***
(0.051)

0.193***
(0.053)

常数项
-0.635***
(0.191)

-0.548***
(0.160)

3.908***
(0.170)

3.969***
(0.142)

3.910***
(0.174)

3.994***
(0.141)

4.048***
(0.187)

4.114***
(0.163)

4.050***
(0.192)

4.148***
(0.161)

观测值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R2 0.215 0.470 0.253 0.531 0.176 0.439

调整后R2 0.126 0.395 0.169 0.465 0.083 0.359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列(5)~列(8)针对产业效能引领维度(RIR1)
进行检验,结果显示DE系数在随机效应与固定效

应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资源

配置、提升生产效率等路径显著推动产业效能提

升,H1a成立。类似地,列(9)~列(12)针对民生福

祉(RIR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H1b成立。
这主要得益于电商平台打破农产品销售的地理限

制,拓宽市场范围并提升溢价能力;同时,数字普惠

金融服务下沉显著缓解农户面临的融资约束,为农

村创业、就业及收入增长提供关键支持。列(13)~
列(16)针对生态涵养(RIR3)也为显著的正向结果,
智能传感网络对化肥、农药等投入品的精准管控,
从源头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区块链溯源系统则为生

态农产品提供可信认证和价值实现通道,推动农业

生产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假设H1c成立。
列(17)~列(20)针对基础巩固(RIR4)的回归

显示,尽管在简单模型中的作用显著,但在控制变

量与固定效应同时引入后[FE(20)],系数变得不显

著。这一转变可能反映数字基础设施在初步覆盖

后出现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尽管如此,从其余模

型设定及整体维度来看,数字经济仍通过扩大互联

网接入、智慧物流建设等方式,助力破解信息壁垒

和物流梗阻,强化城乡要素对接,为乡村产业振兴

提供底层支撑。
3.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稳健性,从三个维

度进行稳健性检验(表6)。首先,通过替换解释变

量进行检验,用“新数字经济指数”替换原核心变

量。回归结果显示,新变量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

著,表明无论采用何种测度方式,数字经济对乡村

产业振兴均存在稳健的促进作用。其次,为缓解可

能由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偏误,采用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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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2sls工具变量法 缩尾1%

PH
0.0771***
(0.0212)

urb
0.0431**
(0.0198)

0.0110
(0.0136)

0.0505**
(0.0204)

czzc
0.3988***
(0.0359)

0.3978***
(0.0410)

0.4016***
(0.0370)

DE
0.5151***
(0.1755)

0.0991***
(0.0348)

常数项
8.2806***
(0.0562)

6.3917***
(0.6786)

7.9347***
(0.1136)

观测值 90 81 90
R2 0.742 0.632 0.727

调整后R2 0.706 0.618 0.688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

最小二乘法(2SLS),并以数字经济滞后一期作为工

具变量。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

显著推动效应。最后,为控制极端值对参数估计的

干扰,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缩尾处理。重新估

计后,核心解释变量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基

准回归结果不受异常值影响,结论具有高度的稳

定性。
3.3 机制效应

为考察特色农业在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振兴

之间的作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表7)。列(1)为数

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总效应模型,DE系数为

0.123,在1%的水平上显著;列(2)为数字经济对中

介变量特色农业的回归结果,DE系数为0.702,在
1%的水平上显著高度显著,表明数字经济促进特

色农业的发展;列(3)同时纳入DE和TS对RIR回

归,TS系数为0.086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DE系

数降至0.062,仍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特色农

业在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中发挥部分中介

作用,其间接效应为0.061,H2得到验证。这一结

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直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还
通过促进特色农业发展产生间接驱动效应。数字

技术通过重构特色农业的产业基础、提升集群化水

平与增强关联产业辐射,实现从“资源数字化”到
“价值网络化”的转变。而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优

化农业生产流程和要素配置,共同推动乡村产业实

现高质量振兴。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的影响机

制具有多元性,除了特色农业,数字普惠金融、电商

平台等也可能是潜在的传导渠道,这为未来的研究

提供了有价值的拓展方向。

表7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RIR TS RIR

DE
0.123*** 0.702*** 0.062**
(0.030) (0.163) (0.030)

urb
0.025** 0.409*** -0.010
(0.010) (0.056) (0.012)

czzc
0.412*** 0.216 0.393***
(0.035) (0.187) (0.031)

TS
0.086***
(0.018)

常数项
7.921*** 3.131*** 7.651***
(0.112) (0.599) (0.115)

观测值 90 90 90
R2 0.706 0.575 0.769

调整后R2 0.696 0.560 0.758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

3.4 异质性

3.4.1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指标均值为基准,将
样本划分为低、中、高三个子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实

证结果显示(表8),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存在显著区域

差异。在高水平组与中水平组中,数字经济对乡村产

业振兴均表现显著正向影响,且中等水平组的边际贡

献略高于高水平组。这一结果可能源于中等水平地

区正处于数字技术红利集中释放阶段,数字化改造对

产业效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高水平地区数字基础

设施已相对完善,边际效益可能出现递减;在低水平

组中,数字经济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反映了

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对于铜仁、安
顺、黔东南等低水平地区而言,其数字基础设施覆盖

存在绝对短板、数字化应用人才严重匮乏,加之山区

地形导致的产业碎片化问题,共同构成数字要素渗透

与转化的核心障碍。在这些区域,数字经济的“硬件”
基础与“软件”生态均较为薄弱,导致其赋能乡村产业

振兴的传导机制未能有效启动。
3.4.2 基于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平的异质性

基于乡村产业振兴程度展开异质性分析,采用面

板分位数回归法在0.25、0.5、0.75分位点研究。结

果如表9所示,数字经济在各分位点均呈现显著正向

影响,其回归系数随分位点的提高而呈递减趋势。在

产业振兴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表现出更强的驱

动效应,反映数字技术要素在基础薄弱区域具有更高

的边际贡献率和更强的改造提升潜力;在产业振兴水

平较高的地区,由于数字化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数字

技术应用已具备一定基础,数字经济的边际效益虽有

所减弱,但仍保持显著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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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组回归)

变量

高 中 低

(贵阳、遵义、
毕节)

(黔南、黔西南、
六盘水)

(铜仁、安顺、
黔东南)

DE 0.121** 0.165** 0.031
(0.057) (0.070) (0.057)

urb 0.034 -0.011 0.111***

(0.025) (0.054) (0.036)

czzc 0.435*** 0.467*** 0.357***

(0.054) (0.088) (0.056)

常数项 7.897*** 7.836*** 7.995***

(0.192) (0.214) (0.187)

观测值 30 30 30
R2 0.822 0.660 0.756

调整后R2 0.785 0.589 0.706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

表9 基于乡村产业振兴程度(分位数回归)

变量 0.25 0.5 0.75

DE
0.140*** 0.134*** 0.114**
(0.051) (0.039) (0.046)

urb
0.016 0.029** 0.024
(0.017) (0.013) (0.016)

czzc
0.409*** 0.398*** 0.423***
(0.058) (0.045) (0.053)

常数项 7.846*** 7.877*** 7.988***
(0.187) (0.145) (0.169)

观测值 90 90 90
R2

调整后R2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分位数回归不适用此类拟合优度指标,因此R2和调整后R2

为空。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基于贵州省2013—2022年面板数据,实证

检验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的驱动机制与异质效

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产业效能、改善民

生福祉、优化生态涵养与强化基础支撑等多维路径,
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同时,特色

农业在二者间发挥关键中介作用,形成“数字经济→
特色农业→乡村产业振兴”的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呈现区域与振兴水平

双重分化: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中等地

区驱动作用显著,而低水平地区受多重约束效应尚未

显现;另一方面,基于乡村产业振兴程度的分位数回

归显示,数字经济在低分位点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
表现明显的赋能递减特征,反映其在产业基础薄弱区

域改造提升潜力更为突出。

4.2 启示

4.2.1 强化山地适配型数字基建与人才下沉

针对贵州山地多、偏远地区数字覆盖难的问

题,推进“山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布局

5G+光纤双千兆、卫星互联网及无人机通信中继,
增强复杂地形下的网络韧性。设立“数字特派员”
与乡村首席数据官制度,引进和培育既懂农业又掌

握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开展“农技+数字”实地

培训,提升农户短视频营销、直播带货及智能设备

使用能力。支持县域建设农业数字化示范园区,开
展智慧大棚、节水智能灌溉等山地适用场景试点,
缩小数字鸿沟,夯实乡村振兴数字底座。
4.2.2 打造贵州山地特色农业数字生态链

立足贵州茶叶、中药材、特色畜禽等山地资源,
构建“一品一链”数字赋能模式。建设省级特色农

业数据平台,整合种植、加工、溯源与销售全链数

据,推动区块链+物联网实现产地认证与品质追

溯。鼓励企业运用C2M反向定制模式,依据消费

数据反馈调节生产,发展智慧农旅、云端认养等新

业态。支持合作社与企业共建共享冷链数字化仓

储、智慧物流调度系统,破解山区交通制约,提升农

产品上行效率与附加值。
4.2.3 实施差异化区域数字赋能行动

依据数字经济基础实施分区施策:高水平地区

应重点发展农业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和数字园区,
打造全国智慧农业样板;中等水平地区突出产业集

群数字化,推广“合作社+云平台+农户”模式,扩
大猕猴桃、刺梨等特色产业数字覆盖;低水平地区

聚焦基础设施补短板,推广轻量化数字应用,通过

数字普惠到村等项目配置简易物联网设备与电商

终端,并引入数字化社会化服务,以增强产业内生

发展能力。同时,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与运营机

制,强化政策协同与绩效评估,形成可持续推进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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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InternalMechanismofDigitalEconomyEmpowering
RuralIndustryRevitalizationinGuizhou

ZHAIYusheng,KONGXiangying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TongrenUniversity,Tongren554300,China)

Abstract:Thein-depthintegrationofthedigitaleconomyandtherealeconomyservesasastrategicfulcrumforbreakingthebottlenecksinthe
developmentofruralindustriesinGuizhou.Basedonthepaneldataof9prefecture-leveladministrativeunits(including6citiesand3
autonomousprefectures)inGuizhouProvincefrom2013to2022,themulti-dimensionalmechanismsandheterogeneouscharacteristicsofthe
digitaleconomyempoweringruralindustryrevitalizationweresystematicallydeconstructed.Theresearchfindingsareasfollows.Throughthe
coordinatedpathofimprovingindustrialefficiency,enhancingpeople’swell-being,optimizingecologicalconservationandstrengtheningbasic
support,thedigitaleconomysignificantlydrivestheimprovementofagriculturalproductionefficiencyandtheoptimalallocationoffactors,
therebyprovidingdirectimpetusforruralindustryrevitalization.Thedevelopmentofcharacteristicagricultureconstitutesakeyintermediary
bridge.Byvirtueofthedigitalreconstructionofindustrialfoundations,theimprovementofclusteringlevel,andtheradiationofrelated
industries,atransmissionchainof“digitaleconomy→characteristicagriculture→ruralindustryrevitalization”isformed.Heterogeneity
analysisshowsthatthedrivingeffectofprefecture-levelcitieswithahigherlevelofdigitaleconomyissignificantlystrongerthanthatofcities
withalowerlevel,andthiseffectismoreprominentinregionswithaweakfoundationforruralindustryrevitalization.Accordingly,itis
necessarytoimplementastepwisedigitalempowermentstrategytodeepenthefull-chaindigitalintegrationofcharacteristicagriculture,
optimizetheecologicalenvironmentfortheclustereddevelopmentofenterprises,andconsolidatetheinfrastructuresystemfordigitalvillages,
soastocomprehensivelyenhancetheefficiencyofempowerment.
Keywords:digitaleconomy;characteristicagriculture;realeconomy;ruralindustry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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